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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子宫内膜癌是常见妇科恶性肿瘤，发病年轻化趋势明显，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为年轻子宫

内膜癌患者带来了福音。近年来，随着宫腔镜诊断的普及应用和对子宫内膜癌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其

镜下图像的识别，宫腔镜直视下定位取材结合组织病理学检查，为子宫内膜癌早期精准诊断和保留生

育功能治疗提供了保障。为规范宫腔镜子宫内膜癌形态特征在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中的作用，中华医

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镜学组、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女性健康与生殖疾病管理分会及北京医学会妇

科内镜学分会，组织国内从事本领域的专家，基于相关循证医学证据与国内外临床实践经验进行了多

次讨论修改形成本共识，旨在使宫腔镜子宫内膜癌形态特征识别在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中国子宫

内膜癌的发病率位居妇科恶性肿瘤第 2 位。

2022年我国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为 7.03/10万［1‑2］；尤

其 40 岁以下女性的发病率呈增高趋势［3‑5］。近年

来，随着平均婚育年龄延迟及肥胖人群增多，给年

轻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诊疗带来了巨大挑战。

研究发现，在年轻患者中高分化（G1）子宫内膜样癌

占比超过 80%，较少存在肌层浸润及远处转移［4， 6］。

临床上宫腔镜诊断的普及应用为子宫内膜癌的早

期识别带来了划时代的意义，子宫内膜癌的形态特

征和癌灶特点也逐渐被临床医师所认识和掌握，加

之新型成像技术的应用，使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识别

成为可能，也为精准诊断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提供

了前期保障。在宫腔镜直视下依据癌灶的形态特

征进行活检取材和对癌灶部位的定位切除联合药

物治疗，已经成为子宫内膜癌精准诊断、保留生育

功能治疗和后续随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镜学组、中国

民族卫生协会女性健康与生殖疾病管理分会及北

京医学会妇科内镜学分会组织国内妇科学领域专

家成立宫腔镜子宫内膜癌形态特征在保留生育功

能治疗中作用的中国专家共识编委会（以下简称编

委会），经充分讨论编写提纲；检索子宫内膜癌临床

循 证 医 学 文 献 ，检 索 的 数 据 库 包 括 PubMed、
Embase、Scopus、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
Science Direct、Google Scholar 等英文数据库，以及

中 华 医 学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中 国 知 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万方医学

网等中文数据库，检索的英文文献主题词包括：

“endometrial neoplasms， or endometrial cancer， or 
endometrial hyperplasia， or endometrial carcinoma”，

“hysteroscopy， or hysteroscopic， or gyn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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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全面评估，必要时终止

保留生育功能治疗。（Ⅲ级证据，B级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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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参考文献是反映论文的科学性及学术水平的重要

依据，也是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体现，并可向读者进一

步提供有关信息。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应限于其亲自阅读

过的、主要的、发表于正式出版物的原始文献。

现在部分作者在撰写论文、综述等时，只引用国外文献

（或非中文语种的文献），似乎很流行、很时髦。诚然，在医

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水平确实有待提高，有引用

国外文献的必要。

但是，不引用国内相关文献，起码存在以下问题：（1）很

有可能作者并没有阅读国内文献，这样，作者阅读的文献就

不全面，作者所撰写论文、综述等的科学性、先进性就值得

商榷。（2）不引用国内相关文献，就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国

内的研究水平和进展，毕竟本刊发表的论文、综述等还主要

是给中国医师看的。（3）有的作者虽然阅读了国内文献，也

不引用或注解。

不引用国内文献的想法可能更复杂，如轻视或忽略国

内的同行，或暗示首创权（其实，现在的文献检索系统已经

很发达了，很容易检索到相关文献），等等。除非是专门的

国外医学文摘或国外文献综述，都应有国内文献的复习、引

用和注解。

本刊编委会倡导在论文的撰写中应维护参考文献的科

学性，鼓励作者全面检索并引用国内外相关的文献。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重视引用国内文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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